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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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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第 25次南极科考任务返回到武
汉的科考人员张胜凯说，他和不幸坠海失
踪的机械师杨永昌，是每天吃住在一起的

“战友”。“雪龙号”在中山站和冰穹出发地
之间常需要做各类测量，由于无法徒步运
输负荷很重的各种机械或生活用具，全靠
直升机来回运送。

张胜凯回忆说：“56岁的老杨脾气很
好，每次装卸货物时，他都干得很卖力。”
在“雪龙号”上，机师组和其他队员一起
吃饭、休息，大家都亲切地叫杨永昌为

“老杨”。
参加第 25次南极科考的唐山小伙子

李方明说：“ 为了让直升机装上尽可能多
的物品，而且要保证飞行安全，我们经常
听老杨讲课。老杨给我的印象是个很温
和的人，身高 1.7米左右，说话带着很浓的
东北味儿，不过他平时说话并不多。他平
时不爱睡懒觉，早晨经常去外面散步。好

几次我早上出去拍日出，都能碰到他。”
武汉大学去中山站进行绝对重力点

测试的高级工程师赵珞成和老杨同在
“综合组”。据他回忆，进行重力点测试
时，重力网 10个网点，有 7个在海中岛屿
上，全靠舰载直升机运着重力仪和GPS定
位仪到处飞，“老杨可出了不少力，还帮
我们搬仪器”。赵珞成和老杨住在“生活
洞”的同一层，每天老杨都是起得最早的
一个，不执行飞行任务时，他就跑到“雪
龙号”的驾驶舱，做全天候的“船员”。“他
每次从驾驶舱回来，都会或兴奋或沮丧地
带回各种消息。老杨常和身边的人说，

‘去年去过北极，今年又来了南极，这辈子
不遗憾了’。”

4月 10日，赵珞成在“雪龙号”上还遇
到老杨，当时老杨高兴地说：“还有两天就
能回家了。”想起这些，赵珞成难过地说：

“没想到，两天后他竟然出了事。”

坠海的“雪龙号”舰载“直九”被打捞出水
失踪机械师杨永昌还没找到，他常念叨这样一句话

“去过北极南极，这辈子不遗憾了”
4月12日22时55分，“东海救111”轮成功将“雪龙号”南极科考船租用失事直升机机骸打捞出水。但

搜救人员并未在机骸舱内找到失踪的机组人员杨永昌。昨日，搜救工作一直未停。据同事介绍，杨永昌常
和身边的人说：“去年去过北极，今年又来了南极，这辈子不遗憾了。”

最新进展
搜救仍在继续

据了解，12日11时20分许，舰载直升机
在完成科考任务从“雪龙号”返回驻地时失事
坠入海中。当日20时15分，上海外高桥水域
海通六期码头附近，搜救人员发现了机骸。
经过2个多小时的抢捞工作，23时01分，“雪
龙号”舰载直升机“直九”的机骸被放置到了
搜救船的甲板上，但搜救人员在机骸舱内并
未找到失踪的机组人员杨永昌。记者在现场
看到，打捞上来的直升机已不见了螺旋桨，橘
红色的机身也有所破损。

昨日上午，记者在上海外高桥五号沟水
域的中国极地考察国内极地码头看到，“雪
龙号”安静地停靠在这里。不远处的海面
上，驶过两艘搜救船，仍在全力搜救失踪的
机械师杨永昌。

12日晚，杨永昌的家属已经到达上海。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吴金友说，目前
还没有和杨永昌的家属见面。而其他3位获
救机上人员的家属还没抵达上海。

上海海事局宣传处主任周正保昨日透
露，海上失事并不罕见。通常情况下，事故
发生24小时后，失事人员就几乎没有生还的
可能性了，一般会停止搜救。不过，截至昨
日中午12时，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失事细节
坠机前曾撞上“雪龙号”

事发时，直升机上有两名飞行员和两名
机械师，4人均为男性。目前，机长杨华以及
李宝辉、唐立君已被救起，且无生命危险，机
械师杨永昌失踪。

据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值班人员
介绍，飞机在起飞 1分钟后坠海。目击者陈
先生称，飞机当时仅飞出 60多米即落海，坠
落前曾与“雪龙号”船体发生过碰撞。陈先
生说：“我当时就站在事发地正前方，看到坠
机后有人套着救生圈从飞机里钻出来。”

据“雪龙号”船员吴先生回忆，事发时他正
在吃午饭，突然听到一声奇怪的巨响，他赶紧
从窗口探出头去张望，此时海面上的情况让
他大吃一惊：那架原先停在“雪龙号”停机坪
上的直升机就落在距离船右舷约 70米的水面
上，而且隐约能看到有 3名机组人员漂浮在飞
机旁。“雪龙号”上的船员们立即展开紧急救
助。“我们先拉响了救生警报，然后赶紧把船
上的救生圈、救生衣向落水者抛过去，同时还
放下了舷梯，希望他们能抓住这些救援设

施。”吴先生说，其中一名落水者很快就抓住
了救生圈，另外两人则攀附在尚未完全沉没
的直升机机身上，顺着水流渐渐向吴淞码头
方向漂去。

当时正靠泊在五号沟极地中心码头附近
的“海巡 21轮”也迅速采取了搜救措施。12日
11时25分，救助艇就从水中救起了1名落水人
员，两分钟后，另外 2名落水者也被救起。很
快，直升机就沉没了。吴先生说：“他们落水10
分钟后就被救起来了。”

记者昨日上午从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了
解到，在事故中获救的 3人已经脱离生命危
险，伤势基本稳定。其中，杨华、李宝辉已能
下床行走。唐立君由于头顶有裂伤，仍在重
症监护病房接受观察。该院胸外科医生毛小
东说，在治疗过程中医院对伤员加入了辅助
性的心理治疗。“我们没有专设的心理科，因
此是由治疗医生在治疗时对他们进行心理治
疗。”毛医生说，“杨华和李宝辉的心理素质很
好，基本没有太大起伏。进行复查后，他们就
能康复出院了，不会留有后遗症。不过，他们
一直都不愿再谈事发的经过。”

针对“工作人员怀疑‘雪龙号’失事直升机
因机械故障导致坠落”的说法，中国极地研究
中心党委书记吴金友表示，目前事故原因尚不
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飞机坠海不存在检修
失误的问题。

据吴金友介绍，“雪龙号”舰载直升机每次
起飞前都会进行非常仔细的检修，12日也不例
外，因此不存在“检修失误”的问题。吴金友还
透露，12日上午，由于雾非常大，所以原定于早
上8时起飞的“直九”直升机将起飞时间推迟了
3个小时，直到中午才起飞，“而且起飞的时候
天气情况没有问题”。

事发后，还有一种说法是怀疑“飞行员因
长期在极地工作产生心理疲劳”而造成事故。
对此，第25次南极科学考察副领队秦为稼昨日表
示：飞行员杨华没有参加第25次南极科考，而李
宝辉已提前20多天回来，所以这种猜测不可靠。

负责进行心理辅导的心理专家、第25次南
极科考队员闫巩固说：“队员们都要经过‘过三
关’的考验，心理素质都是过硬的。第一关是
现场行为表现，比如队员们要进行冰中脱险、
结组攀登、雪地露营等一系列训练；第二关是
心理测验，包括抑郁测试、焦虑测试等9个问卷
约500道题，一上午的时间就必须完成；第三关
是专家和每一个队员单独对话，一般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 据《法制晚报》《天天新报》

“战友”眼中的老杨 脾气很好，不爱睡懒觉

失事直升机机骸被打捞出水

杨永昌（左三）曾和同事们在舰载直升机前合影杨永昌（左三）曾和同事们在舰载直升机前合影


